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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月光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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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儿子
得了奥运冠军

张燕正是北汽一名普通的一
线司机， 在北汽开了十多年出租
车。 张师傅平时低调又踏实， 总
是和气地笑着， 不怎么爱说话，
身边一起工作了八九年的同事对
他的了解也不算多。 2016年里约
奥运会男子羽毛球双打选手傅海
峰、 张楠夺冠以后， 北京市体育
局领导去张楠家慰问的事儿上了
电视新闻， 大家才惊奇地发现，
镜头里的张楠父亲， 竟然是平时
朝夕相处的张燕正师傅！

那天， 我跟着集团工会来到
了张燕正师傅家。 奥运冠军的家
在西二环外一个老小区里， 简单
的两居室里只有满柜子的奖杯，
才显示出这里有个运动健将。

张师傅说， 张楠小时候身体
略显单薄， 为了让儿子锻炼好身
体， 张师傅在张楠8岁的暑假送
他去了区里的一个业余兴趣班学
羽毛球 。 张师傅每天要开出租
车 ， 有时候来不及送儿子去学
球， 张楠的舅舅、 大姨都帮着送
小张楠去兴趣班。 有时候天气实
在不好， 风雨交加， 舅舅说要不
然咱们今天不去了吧？ 小张楠不
同意， 大雨大雪都不能阻挡他学
球的热情。

张师傅每天都得在大街小巷
上靠跑出租养家， 不能总陪在儿
子 身 边 ， 心 里 总 是 觉 得 很 亏
欠儿子。 出车回来， 不管多累，
晚上都会带着小张楠到公园里练
练球。

小学毕业的时候， 12岁的张
楠想去体校专业学习羽毛球， 张
燕正和爱人商量了很久， 最后他
问儿子： “你是想上学， 还是想
打球？ 要去打球学业肯定要耽误

了。 你要是想去， 自己要想好，
就别后悔。” 小张楠说： “爸爸
我喜欢打球。” 张燕正尊重了孩
子的意见， 同意送孩子去什刹海
体校继续打球。

把一生的决定交给了12岁的
孩子， 张师傅和爱人的勇气和信
任让人敬佩。 张师傅说： “现在
想想张楠的决定是对的。 但是当
时真的挺担心的。 老师都说张楠
学习非常好， 通过打球成功的几
率太渺茫了， 还是让孩子上初中
吧。 但是张楠坚持选择羽毛球。
最后人家都管他叫 ‘球痴’， 离
开羽毛球就吃不下饭。 有时候天
气不好不能出去打球， 他就自己
在家对着墙练球。”

2016年8月19日晚上 ， 是里
约奥运会直播男双比赛的时间，
张燕正师傅没有出车， 一心坐在
家里的沙发上等着看比赛。 张楠
的母亲太紧张 ， 躲在里屋不敢
看。 “现场比赛我不敢看， 太刺

激了。 我都是等着老张告诉我结
果， 再看回放。 那时候就不那么
紧张了 。” 张楠的母亲笑着说 ，
“男双拿金牌的希望很小， 真没
想到他们能拿金牌。”

张师傅说， 当时激动得手直
抖， 眼泪都下来了， 看的时候都
没觉得手抖。

没过两天， 张师傅出车的时
候， 一名乘客跟他攀谈起了奥运
男子羽毛球双打的事儿， 说起张
楠傅海峰打得真漂亮， 张师傅抑
制不住内心的骄傲说： “那是我
儿子！” 乘客特别吃惊： “是您
儿子 ！ 哎呀我今天真是太荣幸
了， 坐了冠军爸爸开的车！”

平时家里只有张燕正师傅和
爱人， 张楠只有过年的时候有可
能回来住一天， 张燕正师傅拍着
自己坐着的沙发床说： “家里地
方小， 平时这屋就当客厅。 张楠
回来就把沙发打开睡。”

“世界冠军就睡沙发啊 ？！”
闻听此言我惊讶极了。

张燕正 师 傅 憨 憨 地 笑 了 ：
“张楠一年也在家住不了两天 ，
他平时很少回来， 一般都在队里
住校。 队里管得严， 11点之前必
须归队， 不能在外面过夜。 从里
约飞回来33个小时， 上午还去队
里训练了半天。 回家后吃饭吃到
一半， 就困得睡着了， 时差还没
倒过来。 睡了40分钟我就赶紧把
他叫起来， 该回队里了。” 张师
傅渐渐哽咽起来， 掩饰不住对儿
子的心疼。

问起张楠夺冠后张师傅的打
算， 他非常自然地说： “继续开
出租啊。 这么多年一直干这个 ，
我也习惯了。” 张师傅说， 有一
次在电话里， 张楠心疼父亲， 劝
他少出车多休息， 他自己反倒劝
起了儿子 ： “你有了今天的成
绩， 是你的生活。 我也要有我自
己的生活。”

张燕正希望儿子能在羽毛球
事业上多打两年， 继续做他自己
喜欢的事儿， “要是他身体允许
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能参加下届
的东京奥运会， 为国争光。”

我们处于闹市的老城区， 地
下管网很复杂 ， 加之附近修地
铁。 虽然居民一直在向上反映 ，
或许是工程太繁浩， 天然气还没
有通过来。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
使用煤气罐。

那次， 我在家里做饭， 突然
炉子打不着火。 可能是煤气没有
了。 我赶紧把备用罐换上， 可还
是出不了火。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打了煤气公司的电话， 报了送气
号， 接线生当即说出我家的准确
地址。 听完我反映的问题， 接线
生十分客气地说， 那就给您派一
位维修高手来吧！

挂了手机， 半个小时不到，
一位身材魁梧， 脸膛黝黑的送气
工扛着煤气罐按响了我家的门
铃。 这服务效率也太高了吧？

开门后， 中年人利索地套上
鞋套 ， 帮我把气罐放入储藏室
里， 接着进厨房。 他揩了满头的
汗水， 拧开水管， 三把两下地洗
了脸。 天气太热， 我师傅前师傅
后地唤着， 往一次性的杯子倒了
凉可乐。 中年人推辞了几下， 说
他自己带了水， 接着笑道： “啥
师傅不师傅的呀， 以后就叫我大
陈好了， 你们这栋宿舍我常来，
每周起码要 ‘光临’ 两三次。 只
是你们可能不记得我， 可我对哪
个门栋哪户人家都面熟！”

大陈挺健谈， 但不妨碍他做
事。 由于技术娴熟， 在我看来是
个大问题， 他三下五除二地就解
决了。 由于没换零配件， 没费大

事， 公司现在提倡延伸服务， 工
钱也免了。 接着他把两个灶头的
火调了调， 告诉我他的工号， 说
橡胶管用的时间太长 ， 已经老
化， 还能坚持用一阵子。 下次再
换煤气时， 直接点其工号， 他顺
便带根新管子换上。 说到这里，
我感觉大陈的服务太到位， 要打
电话给公司， 为他点赞。

我指了椅子， 问忙不忙， 叫
他歇会。 大陈笑了： “机会巧，
下午的活儿完成得差不多了。 干
这行， 人们常认为是卖力气， 实
际上也讲服务水准和敬业爱岗精
神 ， 说话得有技巧 。 譬 如 ， 给
岁数大的老婆婆送气 ， 你就不
能说 ‘煤气到了’。 她们会觉得
不 吉 利 。 还 有 ， 你 得 学 些 维
修活儿， 这样就可以给用户延
伸服务 。 公司每年都会炒掉一
批人， 一是岁数大的 ， 二是没
啥技能的 。 所以， 你们才是公
司宝贵的 ‘上帝’！”

这时， 大陈的手机响了。 他
看了看， 不好意思地起身， 说公
司催他， 东楼的一个用户要上门
维修。 大陈匆忙收拾好工具包，
扛起那个空气罐， 说以后等他轮
休了， 转过来再跟我接着聊。

望着他下楼的背影， 我感叹
不已： 以前我还真的不了解送气
工。 看来， 干哪一行都有 “甜酸
苦辣 ”。 从内心认同这份职业 ，
并且爱上它 ， 生出特有的成就
感， 才能真的把最平凡的工作做
到不凡和快乐。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是团
圆的日子， 父亲又快大半年没
有 回 来 了 ， 奋 战 在 城 市 建 设
第一线 。

我的父亲是一名农民工， 年
轻时候和爷爷学了瓦匠活儿的手
艺， 从此后做这一行一做就是大
半辈子。 以前在农村建民房垒锅
砌灶， 赚点零钱供养生活。 后来
跟随村里人加入进城打工的大
潮， 去城里建楼， 成了一名工地
水泥工。

因为父亲常年从事这个工
种， 对技术掌握的很好， 沙子和
水泥以及水的比例， 从来都是精
准到专业工程书上的高标准， 成
堆的沙子和成袋子的水泥， 放在

他面前 ， 他从不用称重分配比
例 ， 都是一边下手 ， 一边凭感
觉， 那些年轻的工程师就站在一
边看着， 父亲一声 “成了”， 他
们就上前用专业仪器测量搅拌出
来的水泥强度密度， 每次都服气
的竖起大拇指。

我考上大学那年， 家里的经
济逐渐吃力， 父亲回来的日子就
更少了， 除了春节回家， 剩下的
日子都是把钱打进我的账户， 然
后继续工作在工地上 。 逢年过
节， 加班会多给一些钱， 父亲为
了多赚加班费， 更是全年下来几
乎满勤。 一直在家的母亲， 念叨
起父亲总是泪眼婆娑。

因为父亲的敬业， 老板对他

的工作能力看在眼里， 凡是新来
的水泥工， 都要经过父亲的调教
和指导， 为了很快上手， 不耽误
事， 父亲总是亲自动手操作。 工
地上的老人都说， “老孙， 你都
当师傅了， 别亲自动手， 工头儿
器重你， 就是让你清闲点， 享点
福 ， 你就支支嘴 ， 指导一下得
了 ， 干嘛做得比小工还累呀 。”
父亲总是憨厚地一笑， 挠挠脑袋
不说话，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他老
实， 但是工地上的人却也都特别
尊敬父亲。

那年我大学毕业， 找到了工
作， 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父亲所在
的城市 。 父亲见到我 ， 眼睛一
酸， 背过身去， 肩头耸动。 “儿

呀， 毕业了， 大人了。” 我用胳
膊搂着他的脖子说 ： “老孙头
儿， 你也该下岗了， 也该轮到我
上岗， 养活你和我妈。” 父亲抹
着眼泪 ， 拍打着我的肩 ， “小
子 ， 老爸劳动不只是为赚钱养
家， 更多的还有一份成就感， 被
认可 、 被需要 、 被重视的荣誉
感， 一想到你爸我一个农民， 在
这座大城市里 ， 那么多高楼大
厦， 里面有我的一份付出， 有我
搅拌出来的水泥， 我就觉得骄傲
呀 。 这 个 城 市 有 我 的 痕 迹 ，
我除了会锄地， 还会建设， 不是
一个没用的人。”

这个中秋节父亲还是没有回
来 ， 我知道 ， 父亲不仅仅是赚
钱， 他已经把赚钱的意义提升到
大的格局， 那就是他的付出被这
个社会重视， 他有被需要的幸福
感， 成为他劳动的最大动力。

我也要像父亲一样， 成为被
需要的人。 憨厚朴实又腼腆的父
亲让我学会工作的意义， 这个中
秋， 他那边的月亮一定更圆， 代
替我， 代替母亲， 照耀在他奋战
的工地上。


